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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於香港的角色有兩個，一個是僕人的角色；一個是先知的角色。僕人

的角色即愛德的服務，傳統都是這樣。現在亦強調先知的角色，愛德服務只解

決即時性、個人性的需要。你供給他人吃食，但這些年來有許多人不能果腹，

原來是問題源自政府的制度。所以我們要發聲，成為先知，作無聲者的聲音。」 

 

夏志誠輔理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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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對天主教會的印象都是熱心公益但風氣保守的宗教團體。但現任教宗方濟

各的作風貼近民眾，香港的陳日君樞機更親身參與社會事務，一反過往對天主

教聖職人員的印象。這一次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專誠訪問了

現任香港天主教教區輔理主教夏志誠，讓大眾可以透過夏輔理主教，了解天主

教教區在當代香港社會的真正面貌、角色及其社會價值。 

 

信仰經歷 

 

夏志誠輔理主教認為自己歸信天主教原因是人生的際遇，也算是有天父的帶領。

他並非生於天主教家庭，但就讀基督教小學的時候，已開始對基督宗教產生興

趣，更萌生了領洗的念頭。不過當時的他很年幼，實際上沒有去領洗。小學畢

業後，他在天主教中學研習道理。「後來我在天主教裡領洗，接觸教內活動及

團體，開始覺得教會的領袖，即是神父挺吸引。他們閱歷很多，能說道理，吸

引很多青少年的心。自己有點仰慕他們，想成為做神父。」主教指自己預科後

無法升讀大學，於銀行工作，很實際地繼續生活和賺錢。「滿足於現況，自然

忘記全職事奉的想法。」 

 

令夏輔理主教成為神父的

契機是他去朝聖的經歷。

「當時我去了聖母瑪利亞顯

現的地方，是天主教比較獨

特的聖地。其實去哪裡不重

要，最要緊是抽離，離開香

港，離開工作，全時間投入

宗教的事情，休息一下。令

我覺得很舒服、很好。」經

過沈澱與抽離，返港後他覺

得自己有不足之處，喚醒中

學時成為神父的心志，所以

重新投入信仰，找修會，開

始成為神父。 

 

教區社會服務 

 

夏輔理主教認為香港天主教事務主要由三個部份組成，分別是社會服務、堂區

和學校。社會服務主要是明愛負責，其規模相當大，有員工五千多人。但由於

明愛要向政府申請一次過撥款，所以其精神宗旨是教會，裡面的制度運作則要

向政府負責，因此較為獨立。堂區是天主教行政區劃分單位，跟據輔理主教所

述，現時香港劃分了五十一個堂區，堂區又分為八個總鐸區，總鐸區再上一級

就是天主教區中心，由教區進行分層管理。堂區直接由本堂神父管理及調動人

手財政。相比明愛，堂區的活動較能表達教會精神，但相對沒系統性。香港天

主教會背景的學校有二百七十間。除了明愛十多間學校，約一半的天主教學校

都是由修會所設立，如傳統名校瑪利諾修院學校及華仁書院。明愛的學校相對

來說不太著名，主要服務些基層及有需要的人士，例如馬登基金中學。夏輔理

夏主教與本中心主任李樹甘博士（中）及客席成員林皓

賢先生分享其信仰經歷。（鄧諾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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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慨嘆：「這些服務不容易，學生需要花很多心力去教導。」他指出無論是

教區、修會或明愛的學校，都是在教育局的督導下從事教育，並非直接傳播天

主教。關於未來的計劃，他希望籌辦有天主教精神的大學，「但實際能主導多

少是未知之數，因為在香港辦專上學院需要政府資助，但你取了她的錢就要聽

他的話。」 

 

在 21 世紀，天主教的服務會否有新突破？ 輔理主教回答教區的服務是因應時代

發展,例如，「（由於）教廷的要求，我們於七十年代已經有正義和平委員會。

另外在 2000 年前後我們都發展了勞工事務委員會，於港九新界三個地區成立三

個中心，照顧比較草根、基層的人士。 」他認為基層市民需要我們去關懷，讓

他們知道自己的權益。「我也曾探望基層市民，認識一下他們。那些保安員他

們一天很長時間上班，沒有時間去聽收音機看報紙。他們不知現在勞工法例改

變了，有時甚至不知最低工資增長了。」另外也要與弱勢社群一起爭取權利，

「南亞裔去勞工處找工作需要靠社工的幫助，但原來勞工處有翻譯，當然被放

在最隱蔽的地方，好像不想你們來找他。因為政府本來有此服務，但他們又不

想太多人找翻譯，所以會說沒有空接待我們，而且請翻譯是很昂貴的。我們覺

得他們做得不對，所以對勞工處說他們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如果再不這樣做我

們會投訴。有些情況，他們就會做。」 

 

歷史久遠的教會制度 

 

問到聖職人員的架構組織，主教認為對非信眾來說比較複雜，因為歷史很久遠，

教會制度很特別，會分到很仔細：「在聖職上其實只有三個崗位而已，就是執

事、神父與主教。」執事可於祭壇工作，但不可做彌撒。神父則可講道、做彌

撒及聽告解，但不可擢升他人為神父。主教就沒限制。湯漢樞機是香港天主教

區的正權主教，英文是 Ordinary，即正常那個，因為教會傳統中一個教區只可

有一個主教。但現時有五個主教，一位退了休，一個正權主教，三位輔理主教。

設輔理主教原因是香港教區有事務越趨繁忙，教廷覺得需要增派人手，但沒有

規定數量。胡振中擔任的正權主教時候有兩位輔理主教，現在則有三位。樞機

聖職上與主教相同，是教宗的智囊團，他們可被選為教宗，亦可選教宗。輔理

主教中有職級叫助理主教，他們有正權主教的當然繼承權，不用教廷再委任。

輔理主教職位又可分為副主教，夏輔理主教指副主教此職級應翻譯為主教助理，

即一般事務的代理。副主教不需要是主教，可以是個神父。」 

 

在處理實務時，天主教傳統增加了不少工作及有實行上的困難，但對天主教來

說有其重要的意義。輔理主教舉出例子：「每個教區都只可有一個主教的傳統

是從初期教會的教父及早期的神學家經反省後而設立的，具神學觀，反映教會

的一體性，所有神父、聖職人員圍繞一個主教，道出教會的團結丶合一。雖然

較為繁瑣，但存在解決方法，如給主教名義上的教區。天主教很強調信仰的繼

承，所以我們一般不希望有太多的改變，但不排除有些情況會是過時了。」 

 

至於甚麼情況天主教會覺得需要改革？夏輔理主教認為需要看聖神的引導，也

與教宗本人性格也有關。例如本篤十六世為人較謹慎；方濟各較牧民性。「如

果要有重大革新，我們會召開大公會議，五十年前曾經召開過，名叫梵蒂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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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屆大公會議，由 1962 年至 1965 年。全世界主教都會參與，這些會議談及整

個教會的改變。」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較大的轉變是提高地方的主教權力，

中央的權降低。「到現任教宗方濟各，他曾提出過再進一步放權，但未完全做

到。實際上主教任命，是教宗執行。財政方面，地方基本上要獨立。其他如禮

儀的方式，規定了大框架，可以作出本地化的微調，只要不違返教義就可以

了。」夏輔理主教舉出幾個例子：「可否於彌撒跳舞？香港人不愛跳舞所以不

可行，但非洲人在彌撒就必會跳舞。若香港的青年人又喜歡跳自己的舞步，又

行不行呢？」輔理主教繼續解釋：「彌撒我們最重要的聖體聖血，必需是葡萄

酒及未經發酵的麵餅。但中國人說：我們不吃麵餅而吃飯，不用葡萄酒而用米

酒，這就不行了。」 

 

社會訓導 

 

天主教普世教會有獨有的社會訓導(social teaching) ，使他對政治及社會事件有較

深的理解，發生問題時可根據社會訓導，找到有關選舉、權利等定義。輔理主

教以選舉委員會作例子：「選舉委員會目前給予天主教六席。如果教友想進入

選舉委員會，我們只會証明你是天主教教友，但並不代表天主教。如果有意參

加人數太多則抽籤决定。因為社會訓導說，我們應關心政治。但我們覺得目前

選舉特首的機制有嚴重的不足，所以就用最低限度參與。」 

 

第一份社會訓導於 1891 年發佈，針對自因工業革命而冒起的共產思想。共產主

義受歡迎原因在於民眾真的處於受苦，被剝削的狀態，所以教會認為需要作出

反思。於是隨著世界的演變，教廷會因應時勢發佈文件，組成了社會訓導，另

外有很多神學家作出反省，因而產生一大批相關論述。據輔理主教所述：「二

次大戰後或冷戰後、80 年代柏林圍牆等大事也會有反省。最近那次是方濟各於

2015 年 6 月的『願袮受讚頌』，它是由氣候變化出發，點出了社會的不公道，

批評北半球一直發展是取了南半球的資源，指出人類應該怎樣與社區甚至環境

去相處。」 

 

夏輔理主教坦言於和富

宗教論壇中談及對自由

價值的看法時，全都引

用了教宗「福音的喜樂」

部分的資料，故他的看

法基本上與教廷一致。

但在應用社會訓導方面，

他同意主教有輕微的詮

釋權：「雖然資料已經

寫出來，但怎樣解釋也

是可以的。有些主教可

能覺得教宗是說得對，

但在某情況下就不是這

樣應用。他們可能會這

樣說，做一點改變。」和富基金及浸會大學聯辦的五大宗教論壇，夏主教分享了天主教

對於自由價值的看法。（林皓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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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補充，「始終社會訓導說的是大原則，對象是全世界，不可能說得太仔細，

不可能提到佔中。」 

 

香港天主教教區與其他宗教 

 

夏輔理主教指出天主教以往對其他宗教此較疏離。但經過 60 年代的大公會議後，

態度上有很多轉變。現在對其他宗教有兩個層次：一，與基督宗派的合一運動；

二，與其他宗教的宗教交談。 

 

「與基督宗派較容易合作，因為大家始終都是同一源頭。11 月我們會舉辦栽培

教友的合一課程，請了基督教的牧師來。另外也與幾間神學院交流，崇基、信

義與我們一起交流。在教區層面中有兩個委員會，基督徒合一委員會及宗教交

談委員會，會定期去基督教協進會觀察及列席，認識他們。每年也有基督徒合

一祈禱週，舉辦些活動如合一拜苦路、青年合一避靜、互相交換講壇。近年亦

多了與正教合作。」 

 

天主教與孔教、佛教、道教合作的活動則不多，保持在友誼上的交流，參加

「六宗教領袖座談會」及「和富宗教論壇」，亦有禮節性拜訪。輔理主教指出

實際上的合作出現要等待時機，「今年中秋節翌日將會有由不同宗派的平信徒

一同舉辦的活動，主力為天主教徒。當天會於大嶼山邀請各宗派領袖一同祈禱，

走一段路。為生態、為大家共同關注的議題合作，是個剛起步的計劃。」 

 

天主教與極端主義 

 

社會上因極端主義興起而爆發的衝突愈演愈烈，但夏輔理主教認為在普世天主

教中，情況不算嚴重。他解釋：「這與整個天主教制度有關，因為我們有教宗，

有中央。我們一直的教導是要跟隨教會的傳承，在這種教導下的教友有疑問時

就會詢問權威。甚至在羅馬，有部門在道理上爭論不斷時會開會解决問題。因

此在制度上能化解衝突，教導上也相對不易產生異端。」他憶述有些很保守的

信徒想回復上世紀的禮儀方式。教會也歸納了他們的意見，容許他們使用部份

以往的禮儀，但要求他們保留一些現今的禮儀，取得平衡後就沒有再出現狀況。 

 

但他承認從制度上防範極端主義的產生有其壞處：「教友活力較低，比較被動。

他們覺得天主教教徒有十多億，不去教會、少點奉獻也不會有影響。」那天主

教會否嘗試提高教友的主動性？夏輔理主教回答：「當然希望吧！又要合一，

信仰不要走偏，但又希望有活力。教會又是制度又是神恩，但在人的限制下很

多時候出現矛盾。我們傾向保障信仰的統一，教會活力就會低點。」 

 

天主教在香港的價值 

 

當宗教與社會互動時，難免會彼此影響。夏輔理主教覺得很難界定兩者那個影

響力較大，「因為看見很多信仰群體都在爭扎之中，但同時看見可喜的跡象，

很多教友醒覺，認為要堅持信仰原則。」輔理主教補充：「越來越多教會人士

願意接受認真、有系統的栽培。希望有多點這些人能夠較容易堅守，甚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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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但目前還需努力。」 

 

如果要用話總括天主教在香港的角色，他認為天主教兼有是僕人和先知的角色。

僕人的角色即傳統上愛德的服務，現在亦強調先知的角色。「愛德服務只解決

即時性、個人性的需要。你供給他人吃食，但這些年來有許多人不能果腹，原

來是問題源自政府的制度。所以我們要發聲，成為先知，作無聲者的聲音。」 

 

輔理主教強調天主教並非要掌控社會：「始終我們是教會，是個宗教團體，宗

教團體最後都會回歸到信仰，傳播這個信仰。」他相信教區所做的事務目的在

於在生活中活出信仰，因為覺得天主教好，所以傳播其精神，去告訴別人，至

於是否接受則是他人的事。現在，未來也是如此。 

 

小結 

 

透過夏輔理主教的訪問，筆

者感受到天主教教會很多元

化地參與社會，除了社會服

務和教育，在政治方面透過

社會訓導的形式教導信眾，

亦不斷告訴大眾天主教於社

會的價值及角色，令所有事

情都很落地，甚至追上潮流。

在夏輔理主教及教廷的努力

下，相信愈來愈多人會有機

會重新認識這個西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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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鄧諾霖 校：林皓賢） 


